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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戚云雷

7次化疗花费25万
已无钱继续治疗

1月11日上午，在济南小纬
四路一间出租屋里，记者见到
了许晓娜、许晓晴姐妹俩和她
们的父母。因为长期化疗，许晓
娜的头发已经掉光。

许丙重今年54岁，是乐陵
市郭家街道办事处马屯村的一
位农民。因为家贫，他一直没找
到对象，直到四十岁时才经人
介绍和现在有智力障碍的妻子
结婚，后来相继有了晓娜和晓
晴两个女儿。

据许丙重介绍，去年6月1
日，大女儿晓娜在一次洗澡时，
突然发现左腋下长出一个瘤子。

“我带孩子去当地医院检查，医
生没说什么病，建议我们到大医
院查查。”许丙重说，由于担心孩
子病情，他第二天就带着女儿来
到了山东省立医院，一直检查了
十四天，最终确诊她患上了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

自从去年6月晓娜被确诊
白血病后，就开始住院治疗，至
今7个月内总共进行了七个疗
程的化疗，病情也好了很多。

经过这几个月的化疗，许丙
重已花费了25万元，如今面临着
一个疗程近3万元的花费，许丙

重压力很大。
1月2日，晓娜第七个疗程的

化疗结束了，但许丙重因为筹不
到钱，只交了7000元医药费，还
拖欠医院7000元钱。因没有交齐
医药费，所以本该在1月8日就重
新住院治疗的晓娜，现在只能在
出租屋里待着。

因为没钱继续看病，许丙
重打算放弃给晓娜治疗，但小
女儿晓晴知道这个消息后，坚
决不让，还偷偷地给老师写了
一封请假信来济南找姐姐。1月
6日，晓晴随母亲来到济南。

邻居帮凑一百多斤枣
小女孩卖枣冻感冒

晓晴并不是空着手来的，而
是带着一百多斤乐陵小枣来到济
南，打算靠卖枣为姐姐筹钱治病。

“我们当地产小枣，我家没有种，
都是邻居给凑出来的。”许丙重
说，他把这些枣分袋装了起来，每
袋一斤多，想以10元一袋的价格
卖出去，但由于自己要照顾晓娜，
只能忍痛让晓晴在街头卖枣。

就这样，从6日开始，每天
上午10点，年仅10岁的晓晴就
要带着枣和求助牌到医院附近
的路口摆摊卖枣，一直卖到下
午1点。回家短暂休息后，下午4
点后还要再出门摆摊。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
天时间，晓晴就靠自己的努力
卖出了400多元的枣，其中还有
不少爱心人士的捐款。“有的市
民买10元的枣给了20元钱，有
的市民给了10元钱没有拿枣就
走了。”许丙重说，对于这些好
心人士的捐助，他非常感动。

不过，晓晴毕竟还是太小，
连续几天卖枣就被冻感冒了。

“我不想放弃，想救姐姐。”晓晴
说，她和姐姐的感情很好，虽然
在街头卖枣很冷，但她还是想帮
忙筹钱。不过，晓晴也表示，因为
离开学校时是偷偷走的，所以她
想回学校参加期末考试，等考试
结束后再回济南照顾姐姐。

姐姐患白血病，父亲欲放弃治疗

1100岁岁女女孩孩严严寒寒中中街街头头卖卖枣枣救救姐姐
“请大家买一包乐陵小枣，帮我筹钱给姐姐治病。”近日，在山

东省立医院附近，一名戴着红领巾卖枣的小女孩吸引了很多市民
的注意。女孩名叫许晓晴，今年只有10岁，是德州乐陵郭家小学五
年级的学生。晓晴因为12岁的姐姐患上白血病，母亲又患有智力障
碍，不得已冒着严寒在济南街头卖枣筹款。

个人募捐屡陷“吸睛式”困局

以以苦苦情情博博同同情情实实属属无无奈奈

因交不起医药费，许丙重只能陪着女儿待在出租屋里。 本报记者 戚云雷 摄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吸睛式募捐”频爆出
一天获捐150万元

梳理过往的诸多事例不
难发现，在各类“吸睛式募捐”
案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
关注的人越多，捐款的人可能
就会越多，获捐的额度也就越
高。这无疑也就成为类似事件
层出不穷的直接原因。

以“地瓜妹”事件为例，
2014年12月，一名女生在济南
军区总医院附近摆摊卖地瓜，
被“热心网友”称为“最美地瓜
妹”。经网络发酵，省城多家媒
体介入报道“济南最美地瓜妹
街头卖烤地瓜筹钱救哥哥”。
最终，该女生两天时间内获得
捐款8万余元。

跟“地瓜妹”如出一辙，
2016年6月，在山东省立医院
附近，一名“煎饼侠”扮相的男
子出现在一家煎饼摊前，“卖
煎饼救白血病女儿”。此事同
样经网络发酵、纸媒跟进，成
为一时热点，“煎饼侠”两周时
间获捐6万余元。

或许是因为济南大医院
较为集中的缘故，其他诸如

“卖子”“卖女”“卖身（自己）”
等募捐方式，在济南的街头
屡见不鲜。就在2017年8月，
在儿童医院附近，一个19岁
的准大学生举牌“卖掉自己
救弟弟”：愿意放弃上学给好
心人“打一辈子工”。后经媒
体跟进获得部分捐款。

在早年爆出的“父亲男扮
女装卖卫生巾救女”事件中，
当事人短短一天时间就获得
了高达150万元的捐款。

已经遭遇不幸
还要放下尊严

或以老幼病残展示苦
情，或以奇装异服吸引眼球，
在缺少话语权和关注度的情
况下，这些遭遇不幸的人放
下尊严向公众示弱，实属无
奈之举。但正如记者此前在
采访中遇到的：被报道引起
公众关注的，不时会接到陌
生人送来的捐款，而同一病
房里，绝大多数都是跟被关
注者一样不幸，甚至更为困
难的不幸者。

社会学者认为,“吸睛式
募捐”短时间获得巨额善款说
明社会并不缺少爱心,只是缺
少释放爱心的途径。通过媒体
的报道,众网友看到募捐者的
困境真实存在。一旦打消被骗
的顾虑,捐款随即而来。

“谁能吸引眼球，谁就直
接受益”的现实，在很大程度
上也是类似事件层出不穷的
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有些医生
在目睹病人的困顿之后，有时
也会给病人出主意，以什么样
的方式吸引社会关注，进而获
得捐款。

“眼球式募捐”的直接效
果，甚至催生了“专业策划
人”。记者在此前采访时，有一
位外地某公益组织的人士就
坦言，是他专门策划了“地瓜
妹”事件。在另一案例中，当事
人坦言曾受当地一公益人士
的“指点”，并答应对方在捐款
达到10万元时给予对方一定
比例的“酬谢”。最初“男扮女
装卖卫生巾”的当事人就曾默
认为博取同情,在网上发帖虚
造“妻子抛下女儿离家出走”

的不实信息。个体的苦情沦为
个别“公益人士”谋取名利的
机会。

诚如受访的社会学家坦
言，个人街头募捐合乎情理，
一旦为了赚取眼球而不惜编
造情节,策划种种苦情，伤害
的是慈善本身。

网络筹款“风生水起”
但并非每个人都幸运

近两年来，各类互联网爱
心募捐平台开始进入大病患
者的视野，也给越来越多的重
病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成为
社会层面大病救助的另一条
有效途径。

1月11日上午，一则水滴
筹上的求助信息在济南的朋
友圈中引发关注。2017年11
月，家住济南市中区的韩先生
之妻身患重病，现在北京协和
医院救治。韩先生在水滴筹上
表示，自身免疫型脑炎的治疗
费是个无底洞，总治疗费需要
上百万元。

由于韩先生和妻子都来
自烟台栖霞农村，100余万元
的治疗费对韩先生这样的家
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令人欣
慰的是，韩先生的求助信息发
出后，30万元的筹集目标一天
内就筹满了。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虽
然在各大网络筹款平台上发
起求助的人数众多，但并不
是每个发起人都能筹足目标
金额，很多发起人会选择提
前提现，毕竟在巨大的医疗
费用压力下，耗不起等待的
时间。对于亟需救助的人来
说，一周之内筹足目标金额，
实属幸运。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寒风中，10岁的女孩走上街头，为患病的姐姐募集
救命钱。采访中，记者不禁又一次为个体的不幸而动容。但近几年来，当越来越多
遭遇不幸的个体募捐时以“地瓜妹”“煎饼侠”甚至“男扮女装卖卫生巾”等方式映
入公众视野，我们禁不住要问：个人募捐行为缘何屡屡陷入“眼球效应”？

晓晴上街卖枣时的求助牌。

本报记者 戚云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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